茶 馆 
（三幕话剧） 
老 舍 

人物 

王利发 -- 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 
他很年轻就做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 
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 -- 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 -- 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二爷 -- 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 
正直，体格好。 
李三 -- 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 -- 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 -- 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 -- 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六 -- 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 -- 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 -- 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 
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家。 
老人 -- 男。八十二岁。无依无靠。 
乡妇 -- 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妞 -- 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 -- 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 -- 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 -- 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 -- 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 -- 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 -- 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 
巡警 -- 男。二十多岁。 
报童 -- 男。十六岁。 
康大力 -- 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林 -- 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陈 -- 男。三十岁。逃兵。老林的把弟。 
崔久峰 -- 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 
设的公寓里。 
军官 -- 男。三十岁。 
王大拴 -- 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 -- 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 -- 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宝 -- 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 -- 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 -- 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 -- 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 
师的愿望。 
明师傅 -- 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 -- 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 -- 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六 -- 男。三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 -- 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 -- 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梅 -- 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杨 -- 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 -- 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 -- 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志勇 -- 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 -- 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 -- 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 -- 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 -- 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压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杨 -- 男。数来宝的。 


第一幕 


人物 
王利发、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康六、小牛儿、松二爷、黄胖子、宋恩子、常四爷、秦仲义、吴祥子、李三、老人、康顺子、二德子、乡妇、茶客甲、乙、丙、丁、马五爷、小妞、茶房一、二人。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 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 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踏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蹓蹓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 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诌诌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楼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嗻！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予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跑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胡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搀庞太监往里面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象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嗻，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象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嗻！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样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